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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拳脚不光靠资本，还得有谋略
2007年11月19日 星期一 晴
这些天，白天我和周媛各自去上班，

晚上周媛回来洗衣、煮饭，我则坐在小板
凳上辅导儿子的作业。家的味道，就在
这平淡无奇的琐碎中扩散。

同周媛讲和之后，我心里变得踏实
多了，一心扑在桥架厂。

半个月过去了，除了几笔数额较小
的呆账之外，其他应收款如数收回来
了。账上有了钱，我的胆子就大了些。
我安排财务小孙去买 3辆摩托车，并强
调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不要过分计较价
格。小孙有些犹豫，说：“现在账上虽然
有点儿钱，但我们还欠着人家十几万
元。几下把钱挥霍了，别人来收钱，我们
拿什么给人家？”小孙能够这么说，足以
说明她是个负责任的女孩。我说：“你别
担心，去买就是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
不清楚，到时看结果吧。”小孙不情愿地
去了。

下午，3辆崭新的摩托买了回来，摆
在工厂门口的院子里，煞是惹眼。我把
业务人员叫来开会，并让小孙也列席会
议。我问 3个业务人员，说：“你们手上
现在有多少马上就要交货的业务？”业务
员小黄说：“我手上有一个5万多块钱的
合同。”小周和大杨都摇摇头，都说手上
有客户信息在跟，现成的没有。我说：

“我出一个政策，要求你们以最快的速度
把客户抓过来。这个政策是：从现在开
始，一个月内，我们对外销售桥架一律比
市场价低20%，但要求现款现货。同时，
设立销售奖，每人每月完成15万元的销
售额。谁卖得最多，除提成外，另外奖励
2000元；亚军奖励 1000元；第三名罚款

500元。”小周说：“那你不亏死啊？现在
钢材价格猛涨，你还降价20%销售，能撑
多久啊？”小黄说：“老大，你带了多少资金
来啊？你知道吗？现在好多桥架厂还在
准备涨价呢。你这样做，几下搞死了，我
们怕要作鸟兽散了。”我笑着说：“你们别
怕，本人自有妙计。”大杨说：“不管你有啥
妙计，但你来得也太猛了点吧？价格就不
说了，这一个月15万元的销售额也太多
了吧？”我说：“所以嘛，我预先买了3辆摩
托，为的就是让你们完成销售目标。”

听我这么一说，3个业务员一下情
绪高涨，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08年4月20日 星期一 多云
由于我们的逆市降价，我们一下子拦

截了不少的客户过来。同时，我们工厂的
名气也增大了，不了解我们工厂的客户都
在评论说我们的实力强。有了供应商的
价格支持，我的桥架厂基本上就不亏了。
除去赵均的那份钱，我还小有盈余。

我开始酝酿涨价。降价容易涨价
难。光一个钢材价格上涨，然后桥架就
涨价的理由太简单了，我必须找一个让
客户非常理解又容易接受的理由。正当
我为怎样涨价费神的时候，钢材价格降
了。钢材价格一降，其他桥架厂也开始
降价。但由于有我们那一波逆市降价的
影响，我们仍然占有相对主动的地位，销
量并没受到多大的影响，相反，利润却增
加了不少。

我的心情渐渐舒畅起来，突然想起
应该去找找毛梅。这段时间以来，毛梅
给我打了不少电话，约我见面，我因忙于
桥架厂的事务，又怕周媛产生误会，所以
一直避而不见。后来毛梅就没有再给我
打电话了，我想她一定是生气了。但我

应该给毛梅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能再让
她把心思花在我身上了。我给毛梅打了
个电话，但毛梅的手机却关机了。这可
是个新鲜事了，毛梅的手机好像从来不
关机的。我没在意，大约是她手机没电
了吧。

第二天，我再给毛梅的手机打电话，
还是关机，我有些奇怪。接下来，连续好
几天，毛梅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我
有一丝不祥的预感，忙打电话给张鹏。
张鹏闪烁其词，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这
段时间我一直在外面出差。”毛梅一定是
出事了。

在一栋写字楼的 8楼，我找到了毛
梅的公司。毛梅的公司规模不小，大约
300平方米的办公室。但里面除了几个
值班的小姑娘，空荡荡的，没有其他人。
我说：“我找你们毛总。”坐在前台的小姐
头也不抬地说：“毛总不在。”我说：“她到
哪里去了？我是她朋友。”那小姐不耐烦
地说：“给你说了，她不在。”我说：“毛梅到
底出了啥事？你跟我说，我们好想办法
帮她呀。”那小姐这才抬起头来，问：“你
们是啥朋友啊？”我一下犯了难，支吾着
说：“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朋友。有点儿
像那什么，但又不是那什么。”那小姐勉
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毛总进班房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呢？以毛梅
的睿智，她怎么可能干违法的事
情呢？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
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
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

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
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
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
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生财
之道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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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范的钱包被人偷走了
老范呼出一口气，

心下小得意了一把：“机
动车有个好刹车是多么
重要啊……”这念头刚
闪过去，就听见后边一
连串地喊叫催促声：“让
开让开让开……别别
别——别动！”老范本来
想躲来着，听见人接着
喊别动，又站住了。结
果“咣当”一声巨响，一
辆歪歪扭扭行驶而来的
自行车结结实实撞到了
老范电动车的后屁股
上，“啪”的一下，两辆车上的两个人同时摔了个四仰八叉，
自行车和电动车则纠缠到了一起，瘫在路边。

老范只觉得眼冒金星，半边身子火辣辣地蹭得生疼，下
意识地瞄了瞄油条和豆浆，一看全洒地上了。幸亏平时养
成了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这要没戴头盔，准保被撞个头
破血流。

老范艰难地从地上支撑起身子来，肇事的人也刚刚缓过
神来，是个小年轻的，个头不矮。范春雷首先不满：“哎！你什
么意思啊？你先让我让开，又让我别动，你是怕撞不着我是不
是？”年轻人也不示弱：“你咋骑的啊？咋说停就停啊？”“关键是
红灯它说红就红了！”老范一指前边。“红灯有你什么事啊？那
是给汽车看的！”年轻人明显很没觉悟。老范立刻抗议：“我也
属于机动车啊。”年轻人白了老范一眼：“有病！”说着上车就
走了。

老范看着年轻人的背影，无奈地笑了笑：“不识好人真
面目，只缘身在醉酒中。”下意识地拍了拍身上的土，突然发
现有点儿不对劲，他一摸兜，惊了：“呀！我钱包呢？”随即一
拍大腿，嚷嚷起来：“小偷，抓小偷啊！”

老范戴上头盔，跨上电动车，使劲儿转“油门”，可车子
一动不动。“咋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呢？！”老范顾不上多
抱怨，推着车子一通猛跑，然后一个旱地拔葱，跳上车加速
向前追去。老范追了半天不见人影，前后一看，发现边上只
有一条小胡同，于是骑车拐进了胡同里。走到里面，只见刚
才那个年轻人正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不止呢，敢情这人酒
喝多了，晕车呢。

老范刚想叫人，一转念，发现天赐良机，于是蹑手蹑脚
地从背后向年轻人靠近。浓烈的酒臭气传来，直冲鼻子，熏
人。年轻人吐得昏天暗地，不知身外事。老范捏着鼻子，踮
着脚走到年轻人身后，低头沉思了一下，伸出手指顶住年轻
人的腰。“不许动！”老范断喝一声。年轻人吐到半截刚要喘
息，闻听此言一哆嗦，刚要扭头转身，老范又一声断喝：

“动？！动一个试试！手！举起来！”年轻人抖了抖，颤巍巍
地举起一只手。“大哥，我听出你声了，不打不相识啊，刚才
我……”他还试图套套近乎。

范春雷义正词严，满脸正气：“少来这套！刚才是人民
内部矛盾，现在性质变了。就举一只手，你当打车呢？把那
只手也举起来！”年轻人赶紧用手抱住自己的头，样子紧张
得不行，哆嗦着蹲在垃圾桶边上。范春雷放下捏着鼻子的
手，顺势翻年轻人的口袋。“钱包呢？”老范问，他没摸着自己
的钱包。“上衣兜里。”老范把手伸进年轻人的上衣兜里，掏
出钱包，揣进自己口袋，学着从电视上警匪片里看到的样
子，身子慢慢向后不断倒退。

老范警告：“我不数到 10 不许回头啊……9，8，7，
6……”年轻人老实地蹲在原地继续抱着头。老范倒退到自
己的电动车跟前，扶着车把，转身看看，推着车快跑几步，无
声地滑远了。隐约听到背后似乎传来一嗓子：“别以为你戴
上头盔我就不认识你了！”

等老范拿着早餐进院的时候，范小雷早已经穿得整整
齐齐准备吃饭了，面前摆了个空碗，正搁那做和尚念经状无
聊地敲碗呢。丁小婉一身睡衣，正在里屋描眉画眼。和老范
家一个院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也是老范的干妈齐大妈坐在
小雷身边紧着问：“别敲了，小雷啊，要不奶先给你弄点儿面疙
瘩？”范小雷老大不愿意：“来不及啦！我今天值日，一大早我
爸就让我对自己狠一点儿，我一咬牙起来了，结果他不回来
了，我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丁小婉手里拿着画眉笔，气咻
咻地从屋里出来：“敲啥？别敲了！你爸还没回来啊？”“没有，
我都来不及了！”老范气喘吁吁地推着车进了院，还没停下车
子就急忙嚷道：“来得及！来得及！我给你卡着点儿呢！”老
范把油条往桌上一摊：“吃吧。”然后抓起桌上的饮料瓶，仰
起头一口气喝干，又叫齐大妈：“大妈，来吃早点。”范小雷看
着那个空饮料瓶直翻白眼，那是他准备带到学校去的。

丁小婉在边上跟老范嘀咕：“昨天晚上跟你的话白谈
了？”老范不解：“怎么的了？”“买个早点这么长时间，
肯定又跟人家白话去了。”“没有，胡同口那家卖早点
的是新来的。都是圈里的，不是外人，交流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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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副班长提出要到飞机内部去看看
就在两个人都快油尽灯枯的时候，

突然后背撞上了什么东西，在激流中被
拦停了下来。我已经冻得没知觉了，这
一下应该撞得非常厉害，我俩艰难地一
摸，才知道这激流的水下拦着一道铁
网，似乎是拦截水流中杂物用的，我摸

到网上贴着不少
树 枝 之 类 的 东
西。当时我眼泪
都下来了，直叹幸
运，但接着就奇
怪，这里怎么会拦
着一道铁网？正
想着，我和副班长
都感觉到有什么
地方不对，等到我
们抬起手电，一照
之下，我和他顿时
张大了嘴巴。只
见一架巨大的日
本“深山”轰炸机，

淹没在铁网后的河道里，机身大半都在
水下，显然已经完全坠毁了。

副班长和我都被这飞机的巨大看
呆住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我们稍微休
息了一下，爬过铁网，随即又发现了一
个让人惊讶的情况——水下轰炸机残
骸的四周，堆满了我们来时见到的捆着
尸体的麻袋，这里数量更加惊人，从铁
网开始一直延伸到四周，黑压压的看不
到尽头，轰炸机就卡在这些麻袋里。

副班长看着那些东西自言自语道：
“日本人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我无言
以对，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三天前，我看这架飞机的时候，还
是一段影片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影子，
如今真正在地底看到了，我反倒感觉无

法相信。天，在这地底的深处，真的有
一架轰炸机！对飞机的好奇让我忘记
了刚才的惊险和疲惫。我对副班长提
出要到飞机内部去看看。

副班长体力比我消耗得大，此时精
神恍惚，我问他怎么样，他只点头也说
不出话来。我只好给他揉搓身体，直到
他的皮肤发红后便让他待在这里，自己
爬进机舱。机翼和机首之间的部分浸
在水里，我趟过去，直接进到机舱，我看
见副驾驶座倒在那里，一具干瘪的飞行
员尸体贴在主驾驶座上，这一具尸体
果然年代久远了，是日本人没错，我用
手电仔细照了照，倒吸了口冷气。这具
尸体，似乎有极其不寻常的地方。

虽然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从
驾驶舱残骸的情况来看，飞机坠毁时并
没有着火，但那尸体竟然完全是青黑色
的，且浑身都有凹陷的深坑，乍一看就
像蜂窝一样。

这具尸体的腐烂情况明显很不平
均，身上有些地方没有腐烂，而有些地方
又腐烂得太严重，看着很让人不舒服。
我扯下块铁皮把尸体盖住，再次回到机
翼上后，把副班长背进驾驶舱，然后收集
了所有似乎能烧的东西点燃，火焰虽然
小，但两个人还是逐渐缓和了过来。

我此时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等衣
服完全干了以后，俩人都开始围着火打
盹。脑子虽然很乱，但这一觉居然睡得
很舒服又暖和，眼睛一睁开却感觉相当
的不对劲，心说怎么突然就醒了，而且
耳朵很疼。接下来一秒钟，我顿时醒悟
过来，因为飞机的残骸外面，传来了一
连串“嗡嗡嗡”凄厉的巨响。

我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心说是什
么声音？听了一会儿，才发现那凄厉的
声音，竟然是警报声！这里怎么会有警

报？我大惊失色，怎么回事？难道电力已
经恢复了？我们做过三防训练，这警报声
太熟悉了，我马上爬出驾驶舱的破口，到
了顶上。听见黑暗的远处，好像厉鬼一样
的警报声，在暗河上回荡。副班长也被吓
醒了，他爬了上来，问，怎么回事？

我听着警报声，发现竟然越来越急
促，空气中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让人
只想拔腿而逃。然而四周的环境又让
我们走投无路，焦急间只有站在飞机顶
上。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警报在响了大
概五分钟后，突然静止了下来，但没等
我们反应过来，接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声传来，像什么机械扭曲的声音，下游
黑暗处的水声也猛地响了起来。

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声音的方向，不
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低头一看，水流
的水位竟然下降了。难道是水坝！我
突然意识到。我有点难以置信，但是，
既然地下河里可以“坠毁”一架轰炸机，
那修建一座水坝，似乎还是比较合理的
事情。

水位迅速下降，半小时后就降到了
那些麻袋以下，一条由临时的铁网板铺
成的栈道，出现在麻袋中间。铁网板虽
然浸在水里，但我想从上面走肯定不会
太过困难。我们不知道这排水是人为
的，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离开困境的绝
好机会。马上爬下飞机，顺着麻袋一路
攀爬下到了栈道上。下来后随着水位
的下降，能看到巨大的铁轨出现在水
下，比普通火车的铁轨要宽了不止十
倍，这东西应该是滑动飞机用的。同
时随着水面迅速下降，各式各样已经
严重腐蚀的东西，都露出了水面。我
真是想不到这水下竟然淹没了这么多
的东西，这些东西又为什么会
设置在河道里呢？


